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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金秋时节，我来到坐落在凤鸣山下
的一所学校采访。在与学校师生们座谈
时，一位教师讲了一个外号叫“鸟知音”
的农民的故事。

“鸟知音？这个外号有点意思。”
我说。

“可不，这里面的故事丰富着呢！”
那位教师说，“他大名叫龚成铭，他所
在的村子叫凤凰岭。村子周边的山上
鸟很多，小时候他打了不计其数的鸟，
人们都叫他‘鸟杀手’。后来，他金盆洗
手不打鸟了，专门保护鸟。他认识的鸟
多，别人找不到的鸟他能找到，就像通
鸟语似的，人们又把他的外号改成了

‘鸟知音’。”
“‘鸟知音’现在在干啥？”我饶有兴

致地问。
“真应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那

句话，山清水秀的凤凰岭原本鸟就多，
在他的带领保护下，现在成了观鸟天
堂，每年有很多人涌到村里观鸟、拍鸟，
他和村里人为这些观鸟人提供‘一条龙’
服务，现在年人均收入过万，家家住上
小洋楼，开上小轿车。”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
犹如一道闪电蹿过脑海，凭着多年记者
生涯养成的新闻敏感，我知道这是一个
好题材，立即决定进山采访龚成铭。

联系上龚成铭后，第二天清晨我直
奔凤凰岭。

凤鸣山绵延千里，凤凰岭位于凤
鸣山的北麓。车子在盘山公路上行驶
了两个多小时，来到了一个植被茂盛、
山花烂漫的村子。车子刚在村中一栋
高大气派的楼房前停下来，一个脸膛
宽阔的中年男人已迎上来。不用说，他
就是龚成铭。

“世界没有鸟，天空会变小。记者同
志，欢迎你像凤凰岭最尊贵的客人——
各种鸟儿一样，不远千里来到这里！”龚
成铭紧紧握住我的手，一番幽默的话语
把我逗得哈哈大笑。他也大笑不止。

这是一个性格豪爽的山中汉子，我
和他的心理距离迅速拉近了。

龚成铭把我领到门口的一片树林
前。树林里长着一丛丛金铃花，开满了
金黄色、形似灯笼的花朵。林子里的两
样东西吸引了我的目光：一是在一根树
藤上串起一个个红灯笼般的柿子，有的
柿子上还残留着鸟嘴啄过后的痕迹；二
是一棵树上高高地架起一根流着涓涓
细流的水管，水管下的地面上卧有一截
颜色乌黑、内有凹槽的木桩，凹槽内蓄
满清水。

见我老盯着水管和柿子看，龚成铭
笑了笑，说：“这是鸟塘。水供鸟儿洗澡，
柿子供鸟吃。”

哦，原来这就是鸟塘！在上山前，我
做了些案头工作，知道凤凰岭的村民们
主要是通过鸟塘来吸引鸟的。

“这么说，你主要是在家门口工作
了？”我问。

“不，不！”龚成铭又是一笑，把头摇
得像拨浪鼓，“我有两个鸟塘，家门口的
一号鸟塘只能吸引一些较为普通的鸟
儿。要看珍稀、名贵的鸟儿，特别是要看

‘镇山鸟’，还是得到我设在深山里的二
号鸟塘去。记者同志，凤鸣山是一座大
宝藏，这儿除了种类丰富的鸟，还有雪
山、温泉，我晚上带你去泡温泉，明天再
带你去看二号鸟塘。”

午餐时，我在龚成铭家的餐厅里，
看见整整一面墙挂满了他拍摄的各种
鸟儿的照片。那些五彩斑斓、神态各异
的鸟儿，真是让我大开眼界！“这是短嘴
山椒鸟。”“这是金喉拟啄木鸟。”“这是
细嘴黄鹂。”……龚成铭指着照片一一
对我介绍。“你咋知道这么多鸟？”我有
些好奇地问。“要保护好鸟，就得懂鸟。
这都是我下功夫死记硬背的。我现在知

道几千种鸟！”龚成铭自豪地说。
“是不是凤凰岭最漂亮的鸟儿都在

这里了？”我问。“差不多。但这些照片
中，还缺着‘镇山鸟’！”龚成铭说。“镇山
鸟是不是指山上最名贵的鸟？叫啥名？”

“到时候你就知道啦！”谈话每到紧要之
处，龚成铭总要埋下伏笔，显示着他特
有的狡黠。

龚成铭真是个大忙人，各色人等、
各种电话不停地向他“袭”来，使我下午
想跟他聊聊的想法落了空。晚餐后，他
依约带我上了温泉。

在原始森林中大概穿行了半个小
时，我们来到一处温泉。泉水清澈见底，
水的上方云气氤氲。四面山影，夜空中
繁星闪烁，雪山在远处闪着银光。浸泡
在温暖的泉水中，在热切的虫鸣和山风
的微拂中，龚成铭打开了话匣子。

“我从 8岁开始用弹弓打鸟。”龚成
铭说，“凤凰岭野花野果多，非常适合鸟
类生存，因而这里聚集了数不清的鸟
儿，有时一弹弓能打下三只鸟。那时生
活条件差，打鸟主要是为了吃肉。由于
打的鸟太多，只要我经过的地方，鸟儿
们都不敢出声，村里人都叫我‘鸟杀手’。
可惜我那时对这个称号还很受用。”龚
成铭低下头，从胸腔里发出一声深深的
叹息。

转折出现在一次“奇遇”后。那天傍
晚，已长成青年的龚成铭在村口遇到了
一位学者模样的老人。当时他刚打鸟归
来，几十只鸟被他用老树藤串在一起，
像个大花环一样挂在脖子里，带着一种
炫耀的意味，正得意洋洋地在村里走。
老人看到“鸟花环”后，眉头隆成一座小
山，脸上显出痛楚的表情。他叫住龚成
铭，仔细打量了一下那些鸟，说：“小伙
子，你干点啥不好，非要打鸟？！你知道
你今天打的鸟有多珍贵吗？”

“你真是多管闲事！我们世世代代
都打鸟，碍你什么事？”龚成铭没好气地
说，“再说这样的鸟，我们这里多的是！”

“真的吗？”老人显出惊喜的表情，
“那你明天能不能带我去看鸟？”龚成
铭还在犹豫，老人又补了一句，“我给
你钱！”

龚成铭心动了。
翌日，龚成铭带着老人穿山越林看

了很多鸟，老人激动得忘乎所以。临走
时，老人给了龚成铭 50元钱，这可是龚
成铭以前从未见过的一笔“巨款”！老人
对他说：“答应我，今后别打鸟了，好吧？
我会介绍更多的人来这儿由你带着看
鸟，他们都会给你报酬！”

还真是的，此后陆陆续续有外地
人，甚至是外国人来到凤凰岭，指名道
姓要龚成铭带他们看鸟。带人看鸟也能
赚钱，这消息像一阵风似的传遍凤凰
岭，于是“鸟导”这个新兴职业应运而
生。凤凰岭人从此变“打鸟”为“护鸟”，
而龚成铭变得最彻底，甭说打鸟，即使
谁说鸟一句坏话都会惹他生气。

随着外来观鸟、拍鸟的人日益增
多，上级在凤凰岭成立了爱鸟协会，引
导和支持村民发展观鸟产业，形成了

“背包、鸟导、食宿、卖土特产、物流”等
一系列的服务项目，村民们日子过得红
红火火。

第二天，我和龚成铭在莽莽苍苍的
大森林里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一片开
阔的树林里。这里的树很独特，树都是
参天大树，极高极直，直插云霄，树皮却
光滑细腻呈粉红色。

“我们把凤凰岭的‘镇山鸟’叫作火
凤凰。火凤凰通常把巢筑在这种大树的
树梢，平时极难见到。”龚成铭指着前方
一棵大树说，“前段时间我们在那棵树
上发现一雄一雌两只火凤凰。火凤凰能
用草和其他植物编织出状似葫芦的独
特鸟巢，现在雌鸟在巢中孵蛋，而负责

外出觅食的雄鸟为了安全，会衔来泥巴
封住鸟巢的出口，仅留一孔供雌鸟的嘴
伸出来吃雄鸟为它提供的食物。”

二号鸟塘就在这片树林里，但龚成
铭并未朝鸟塘走去，而是嘴里“咦”了一
声，脚步飞快地朝他刚才手指的那棵大
树奔去。

“天哪！”在大树下，他发出一声撕
心裂肺的哀嚎，双腿跪下，捧起一只全
身僵硬、双目紧闭的红色鸟儿。他脸上
的肌肉在颤抖着，突然，他闪电般站起，
头发根根直立，双手仍紧捧着那只早已
死去的鸟儿，身体前倾、伸长脖颈从喉
咙里发出一声声怒吼。

此刻，龚成铭仿佛变成了一头正
在狂啸的狮子。我从未见过一个人悲
伤或发怒会变成这样，而一时变得手
足无措。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龚成铭终于平
静下来。他瘫坐在地上，脑袋无力地倚
在树干上，一任泪水长流。

“一只鸟的死亡，竟让你……”我字
斟句酌地说。

“刚才让你见笑了。”龚成铭有些难
为情地说，“我其实是在赎罪。我以前懵
懂无知，打了太多的鸟。后来不打了，但
一天读到‘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
望母归’这两句诗时，我一下就像被雷
击一样，猛地意识到自己以前造了多少
孽呀！再说，以前打鸟穷困潦倒，现在护
鸟生活富足，我能不把鸟儿们看成心头
肉吗？因而只要看到受伤或死亡的鸟
儿，我的情绪就会失控。”他像突然意识
到什么似的，拿出手机开始拨号码，“这
只死去的火凤凰可不是一般的鸟，我得
赶快把情况向上级报告。”

应急管理专家们迅速赶到现场，经
过一番鉴定，判定这只雄火凤凰属自然
死亡。接下来的当务之急，是如何让那
只在巢中眼巴巴地等着喂食的雌火凤
凰不饿肚子？但面对那悬挂于大树绝高
之处的鸟巢，专家们一时也想不出良
策。一番磋商之后，决定先观察三天，若
三天之后，鸟巢里仍无动静，就派人上
树捅开鸟巢，让雌火凤凰飞出来。

我和龚成铭在树林里守候了两
天，鸟巢里始终寂然无声，我们的心揪
得很紧。

第三天下午，龚成铭开始在鸟塘前
的空地上撒鸟食，不少观鸟人背着“长
枪短炮”进入观鸟棚。

“喳，”一只小巧玲珑的鸟儿飞来
了。紧接着，鸟儿一只接一只飞来，随后
更是成群结队地飞来。它们落在地上，
色彩缤纷，鸟语喧哗，蹦蹦跳跳，竞相啄
食。“绿喉太阳鸟！”“黄颈凤鹛！”“黑头
奇鹛！”“白尾蓝地鸲！”……龚成铭如数
家珍般指着鸟儿报出一大串名字。

观鸟棚里传来潮水般的按动相机
快门的“咔嚓”“咔嚓”声。

忽然，一道红光从前方的大树上掠
下来，又流星般飞过来。“火凤凰！”龚成
铭几乎是下意识地叫道，“雌火凤凰终
于破巢而出了！”

地上的鸟群像受了惊吓似的，又像
是去迎接火凤凰，一团云似的腾空而
起。火凤凰也许是饿坏了，落到地上便
飞快地啄食起来。众鸟也落下来围成一
个大圆圈，但不再吵吵嚷嚷，全都安安
静静地看着火凤凰。

这是一只分外美丽的鸟，棒槌大
小，全身猩红，头戴凤冠、尾有长翎，只
是由于长时间待在树洞中孵蛋的缘故，
羽毛显得有些凌乱肮脏。它啄了一会儿
食，便飞到鸟塘的水管下洗澡。

沐浴之后的火凤凰，羽毛更加鲜
艳，显得光彩照人。它飞到空中，鸟群
也升到空中伴着它上下翻飞，引吭高
歌，顿时天地敞亮，山鸣谷应，仙乐袅
袅……

傍晚，我正在埋头走路，一辆车鸣
笛后靠边停住，看着眼熟的车牌，正自
疑惑，车里钻出来的却是一位我们牟定
凤屯镇的朋友。他示意了一下，说等着，
拿点红梨回去吃。

他从后备箱提出两件纸箱装的红
梨给我。红梨已经熟透，看着就禁不住
想吃。清洗、削皮，甘甜，水分充足，还是
熟悉的红梨味道。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秋天红梨成熟
的时候，农忙一过，村里就有大人相约
着到山区村寨里去背梨。我没有去过，
但这些往事是无法忘记的。我们村在城
郊，周边称得上果园的，是一园板栗和
一个苹果园。村东头一户人家有六七棵
梨树，已经算是相当了得。主人家认真
守护，轻易得不到。和我家一样，多数人
家零零散散一二棵而已。我家也种着一
棵红梨。直直的两枝，在一个池塘边上。
差不多一直到了 90年代，还不时有人
去偷摘。如果是一群学生，摘的时候会
折断树枝，还震落红梨。这种时候，爷爷
就会站着骂：这些遭报（应）的，要摘么
好好呢摘。所以那时就想，村里去背梨
的地方，一定也是一个梨园或者遍山的
梨树。梨背回来了，吃够这样的愿望是
完全可以满足，也存放在腰高的土陶缸
里，也可以制作腌梨。也记住了一个山
区的名字：飒马场。

一直到自己工作，也走进凤屯梨
园，才知道过去想象中的一山头的梨园
是没有的，几株、十几株而已。真正连片
规模种植，该是20世纪末期。第一次去
摘梨，或者说最开初的连片在干田（村
子，现划归楚雄），我们坐微型车去，果
然是满山梨树。站在树下伸手可摘，一
不小心，每人摘了半口袋，不曾想下山
时候累得气喘吁吁。后边再去，不敢贪
心，只随手一两个食品袋，装三五斤就
好。只是去的地方，年年变换，且要找可
以就便停车的地方。洪慈庵、秧田冲、大
平地、一碗水、罗平关，不觉间，大小村
落，似乎一整个凤屯镇，村村寨寨都种
了红梨，并且陡然生出一个凤屯红梨的
称谓来。

正式走进梨园，是在脱贫攻坚期
间。在镇政府，我们获知，全镇红梨产
业已直奔万亩，全镇已经不再审批桉

树种植，全部桉树将被红梨树置换。我
们走进巴秀英家梨园，刚进生活区，就
闻鸡鸣犬吠之声。工人正在割草。深入
果园，看那些南边低矮朝北显高的枝
条，拉枝的细绳，套袋，个个果实透着
诱人的色彩。主人介绍说，大的梨子有
三四两，都经过严格优选。她家是大
户，种有红梨 300多亩，年入 10万元左
右。樱桃园、红梨、农家乐，她家的高原
农业产业做得风生水起，在村庄里很
是令人羡慕和称赞。

走过的这些梨园，几亩、十几亩上
百亩，各家各户在自留山栽种，自行管
护。有株行距规范，修枝除草整洁的：站
满一座山头，铺满一条山箐，包围村庄，
气势无边蔓延。

我怀念我家的红梨树。
我家门外的红梨后来被围进院

落，每年冬天，爷爷要修剪枝帮，要围
着树根开槽，填埋猪粪鸡粪和枯草。梨
树枝叶繁茂，挂果多，汁多味甜。有一
年教师节，县里深入青龙中学慰问，一
位摄影记者请县里的同志询问一棵龙
马池村的梨树，说看中一枝红梨，想近
距离拍一幅作为电脑桌面图。竟然就
是我家的。

我认真审视过这棵红梨树。高六七
米，一两米处分杈为粗大的两枝，陪衬
它的是低矮的平房，隔着公路八九米，
挂着果实的时候，翠绿和酽红都透出诱
人气息。爷爷辞世后，因无人管护，它枝
叶稀疏。前几年建房，梨树被挖去。也差
不多同时，因家里后山菜地闲置，我买
来山楂、红梨、樱桃、板栗树果苗，30多
棵，现在一个生机盎然的小果园初成气
候。种的时候，我是几次完成的，每次只
种一种树，三棵五棵。

春天满园梨花，我们也就一次次地
走进梨花林。第一次是借了梨花诗会的
名目。梨花深处已经架好音箱话筒，穿
红着绿素衣长裙，衬托梨花飘飘，总是
相宜的。吟诵梨花的洁白诗句，我们想
象秋天。这两年，我们再去，万亩梨花已
经成了春天别致的风景，周末的时候，
孩子穿插在游人中间，摄影，踏青，赏
花，都是人间的岁月静好。

前几年，我因为年年要到黑井去买
农户自制的梨醋，有个同事就说，自己

酿得了，红梨我给你。他家是米白村的，
过去种桃子，后来也改植梨树，他说把
梨打碎，滤干净，加一点陈年的醋衣胞
或者米醋，他还说，如果我要酿梨醋，他
可以找人来教我。说得我跃跃欲试。几
年前，也听人畅谈过建梨醋厂的打算，
也听人说起过建冷库的理想，只是还似
乎没有真正落地。

你若花开，蝴蝶自来。我突然想起
这句话。今年节令早，秋分都过了，还有
红透的梨子挂在枝头。走进梨园，我有
一个新发现，有技术过硬的外地客商，
转包农户零零散散的果园规范经营，一
车车打包整齐的红梨运往外地。我就
想，梨醋肯定是会有的，梨膏也是会有
的，一个冷库也一定会有的。

我最后又想到梨树种植的简单。多
年前的一个冬天，一个朋友随意到果苗
市场买了几株云南红梨树苗，约我和他
一起回老家栽种。他就挖了几个坑塘，
用水土和成稀泥，把树苗栽下去就没有
了管护。我曾经怀疑能否成活，四五年
过去了，朋友说已经挂果。我自己栽种
红梨也是这样简单，现在是第三年，我
去看，有三棵已经稀疏挂果，我说给妻
子听，她说，果树都这样，头年稀疏，来
年一定果实累累。不知可真？

凤屯红梨
何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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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飞张雪飞

长湖牧歌
闻冰轮

（（小说小说））

独坐于长湖畔。
花开花落雁去雁来，雨丝风片微雨

轻寒，文人画家诗人摄影师纷纷来过这
里，波光荡漾中，他们解读幽幽过往，明
湖澄碧下，他们即兴挥毫泼墨。渴望逃
离都市的人也远道来此，被功名利禄拖
累的性情，被世俗尘埃蒙灰的心灵，在
清澈的山林水泽间被重新照亮。他们忘
记人生曲折，暂时抛开功名之累，畅饮，
酣歌，书写，长湖水让他们呼吸轻快，心
情通畅，人生和自然本来的色泽全部显
露出来。

修长的湖面是楚楚动人的少女，含
蓄，朦胧。野渡扁舟自横着，碧水泱泱芦
苇萧萧，一层淡似一层的天光云影间，
两行白鹭悠然起舞。镜面般的湖水将绚
丽天光尽数映射其中，似锦缎，似翡翠，
似梦境，孤傲从容给高原的太阳和千里
的风来看。

长湖是云南石林境内闻名遐迩的
熔岩湖，地处维则村，翠色攒空的群山
柔柔环抱着它。蓝天白云倒映在湖水
中，水波的飘带舒缓而沉静，空气洁净
得一尘不染，这是长湖区域特有的空气
质量。四面环绕着卷不尽展不绝的一幅
横轴的山水，清新澄明的空气仿佛专为
远眺之目而舒放。湖水由地下水供给，
水质清澈得无一丝丝杂质。湖中众多的
小岛迷离，千态万状，每一座都布满光
阴萦绕的故事。湖岸被云南松为主的森
林覆盖着，10多种色彩各异的花正艳丽
地开着。平缓的山坡上还分有众多幽幽
小湖，湖光山色笼罩天地。

这里是阿诗玛的故乡，美丽的阿诗
玛每日在此洗脸捣衣，一池湖水心无杂
念荡漾着亘古的旋律，独有的风流影影
绰绰。微温中的遐想和草木葱茏的气
息，已然同迷离梦幻融为一体。

这片水域与生俱来携带着秘密的
爱和秘密的使命，与众不同的风貌在微
波中摇曳生情。湖心，有鱼群绚丽如花，
以溶解于时间的自由，就此安居于长
湖。微波荡漾的湖面，野鸭的背后是鸳
鸯，更远处是白鹭，它们把持着这一领
域静水深流的秘密。烟雨的背景是晴
岚，山长水远春华秋实全在一面镜湖里
面。我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这里，尘埃
化去时光倒转，长湖，只有长湖，才是精
灵们最渴望栖息的地方，也是我心深处
最最理想的桃源之境。

掩藏于青山翠岗之中的长湖历史
上曾被称为“藏湖”，是一名深藏于海
拔一千九百多米群山环抱之中的婀娜
少女，每日以悠扬的弓弦弹奏水之妙

曲，绵延于山川深处。四野岑寂，人迹
罕至，只有湖水轻荡的微微澜音，这音
律被时间浸润于维则村的历史序曲之
中。每逢农历六月二十四日，长湖会迎
来撒尼人最最盛大的火把节之夜，人
们聚于湖畔弹琴吹笛高歌踏舞，篝火
映湖乐声如潮，宁静的长湖瞬间成为
歌谣与鲜花的海洋，摔跤、斗牛、大三
弦舞蹈，以目眩神迷的飞扬姿态，完成
对盛世太平的旖旎想象，一曲曲自远
古时代繁衍至今的民族颂歌尽情流
淌。阿诗玛与阿黑哥们往往备有帐篷
夜宿湖畔，月上东山水光潋滟之际，他
们荡舟湖面弹琴唱歌，尽情挥洒豆蔻
年代的诗酒年华。

长湖之胜，在水，在韵，在“白云回
望合，青霭入看无”的境界中。作为岩溶
湖泊，长湖因地质断裂作用而生成，遵
循某种安排，在漫长的时间历程中保留
着不偏不倚的本初习性，将随心所欲的
涟漪勾勒回天上之水初初形成的纪年，
她很宽很大，在湖的中央还有四个蓬莱
岛，岛上长满野花山果，栖息着成群成
队的水鸟。湖底布满礁石、岩柱、石笋。
旱季水浅之时，可踏着出露的礁石上岛
去，铺开一茶席，远眺青山临水发呆。南
岸有形态优美的山石延伸入湖形成一
座半岛，岛上又有一湖，是为湖上岛，岛
上湖，重新融入地气冉冉升起的时光。
湖周有十数处小湖散嵌于山林之中，是
为湖中有岛，湖外有湖，泠泠水线永久
证明着自我的亘古轨迹。海鸥喜欢栖居
于此，在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度过春夏之
后，鸥鸟深入此地越冬，湖水散漫而潋
滟地接纳，阳光下肆意舒展的每一滴水
珠，都拥有前世注定的规则。湖光山色
中，海鸥们白衣胜雪，从微波潋滟的湖
水中取食，在摄影师的镜头里上下翻
飞，舒展热情浪漫的超现实主义气质。
很多年了，这些每年作为梦境到来的海
鸥，宛若长湖水的许诺一般，来年又回
到虚构中的远方。

从南岸到北岸，从东岸到西岸，湖
水的澄碧虚幻里，不间断是古今来来去
去的步履痕迹。相传很久以前，居住在
长湖边的撒尼头人为保族人平安健康，
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每每在农历
三月的第一个属龙日，带领村中所有男
性族人，准备祭品在长湖出水口供奉掌
管风雨的龙王，进行隆重的祈福。祭龙
活动代代相传延续至今，已成为每年极
隆重的传统节日。人们在湖水中放生并
留下自己的名字，毕摩在祈福时喃喃念
叨这个名字并为你及家人祈福。放生一

条鱼，吃一口毕摩祈福的福肉，佩戴一
个福铃，成为祭龙节的传统风尚，并接
纳很多城市人参与。两岸青山绿树的身
姿倒映于水波之间，芦苇在蒹葭苍苍时
节眺望着茫茫白露，周围林木茂盛，村
寨依依，满目苍翠。生活在长湖区域的
人们，洋溢着由衷的安详与满心的喜
悦。长湖水抚过湖岸，掠过树林，触手可
及处都是湖光的银亮，村庄的秀美。

南迁的雁群正穿越自由辽阔的上
空，它们的队阵形成一个美妙的钝角，
两侧边线拥有对称的微微内陷的弧度，
整个队伍本身就像巨鸟正在滑翔的展
翼。它们是从容不迫的，又是满心喜悦
的，它们要去会见云端上的阿诗玛。每
只鸟都以一种优雅到缓慢的节奏打开
又收拢翅膀，有如芭蕾舞者海浪般起伏
的肩臂，这样的景观让长湖水在古意盎
然的诗经中娓娓流转。没有鸽哨那喧嚣
的鸣响，雁群飞过时毫无声息，却留下
记忆里最最深刻的轰鸣。

湖中无日历，寒尽不知年，素净高
冷的长湖水就在眼前，波光粼粼的湖
水自天边伸来又没向天边，像一个素
昧平生却不忍错过的知己。树香沁鼻
清风不寒，真想枕着润碧湿翠的湖影，
像仙人一样睡去。山在虚无之间，水在
渺远之外，将一片岑寂围在中间。中国
水墨画中对朝暾晚霞、水光潋滟往往
是无能为力的，云缭烟绕山隐水迢的
长湖是宋词宋画的韵味。不管那天下
是谁的天下，这山水却始终是我心中
的山水，它饱含水墨的横点，密集浓稠
的竖点，泼墨、破墨、积墨并用，晨初微
雨云雾变幻烟树迷茫可被尽情诠释。
云气氤氲的蓝调情人般环拥身侧，许
许多多的自我感受即便说出来也无人
能真懂，不如静静独享。

轻轻捧起一掬，指尖触到了湖水的
体温，凉凉的，竟如此令人着迷。无边魔
法不但在于它的形状、姿态以及不可捉
摸，还在于不为四季气候所左右的存在
感。从高原断陷层逶迤而来的湖水，仿
佛从斛律金的牧歌里淌出，蓄涵有太多
太多故事。

长湖，你饮过多少海誓山盟的泪
水，见证过多少壮志未酬的誓言，石林
这片疆域远古至今的历史，哪一页没有
你的回声？世事纷繁喧嚣，你始终清澈，
天下动荡变幻，你始终安然，我多想学
会你置身天地外，不羡红尘的这份超
脱。一遍遍触抚水流，漫长的生命里程
我触到过你一息的脉搏，我指隙曾流过
你无与伦比的清澈。


